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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天地

日本投降前夕
毛泽东的布局

□ 倪德刚

毛泽东1945年6月在给王震南下部

队电报中，估计日本失败尚有一年

半。1945年 8月 4日，毛泽东在给李先

念的电报中，预计日本投降尚需一

年。6天后，即 1945年 8月 10日晚，据

《毛泽东年谱》 记载：毛泽东得知日本

已准备投降。毛泽东从何渠道获此消

息，《毛泽东年谱》 没有解释，《毛泽

东传》 也没有记载，毛泽东此后也从

未提及信息来源一事。信息来源固然

重要，更重要的是日本正式投降前五

天，毛泽东做出了五大战略布局，这

五大布局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做出由兵力分散向兵力集中的战

略布局。抗战以来，八路军、新四军

以游击战为主，兵力分散。抗战期间

兵力分散，不易被日军大规模吃掉，

有利于机动灵活消灭日伪军，有利于

牵制大量日军，更有利于武装和发动

群众。既然得知日本投降，不把分散

的兵力集中起来，就没有力量大规模

消灭日伪军。

为此，8月 11日，毛泽东指出：各

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

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织成团或旅

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

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

胜利；解决敌伪后，主力应迅速集结整

训，提高战斗力，准备用于制止内战方

面。

毛泽东这一战略调整和布局，为迅

速缴械日伪军做了充分准备，为扩大解

放区和保卫解放区做了充分准备，为制

止内战和不得已而反击内战做了充分准

备。

做出由制止内战向坚决反击内战的

战略布局。蒋介石骨子里想打内战，消

灭共产党。毛泽东想方设法制止内战，

冒着生命危险亲赴重庆谈判就是制止内

战的实际行动。制止内战的最好办法，

就是坚决回击内战。毛泽东在得知日本

投降的当天，就指出：苏联参战，日本

投降，内战迫近。第二天又强调：苏联

参战后，日本已宣布投降。国民党积极

准备向我解放区收复失地，夺取抗日胜

利果实。这一争夺战，将是极猛烈的。

为此，毛泽东在8月 11日指示：各

地对蒋介石绝对不应存在任何幻想，必

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

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各解

放区应有必要兵力防御国民党进攻，国

民党一旦向我大举进攻，我应准备调动

兵力，对付内战；放手武装群众，放手

提拔地方干部带兵；放手发动减租，组

织群众，以便迅速确立我党在群众中的

基础。

8月 13日，毛泽东提出制止和反击

内战的三原则。第一，蒋介石左右手拿

刀，我们也左右手拿刀；蒋介石磨刀，

我们也磨刀；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

停。第二，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

夺，寸利必得，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

对，寸土必争。第三，内战不论哪一天

爆发，我们都要准备好。

做出由分散占领向重点占领的战略

布局。抗战胜利前，蒋介石躲进了“峨

眉山”，国民党的主要势力自然也随之

集中在西南地区，实力雄厚。中国大部

分地区为日伪占领。毛泽东得知日本投

降后，认为动用我党的全部武装力量全

面夺取日伪占领区，不现实，也不可

能。切实可行也最为紧要的是重点占领

中小城市，广大乡村，交通要道，扩大

解放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关于占领中小城市，8月 10日，毛

泽东在给华中局电报中指出：你们所处

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

地区，夺取武装，夺取小城市，发动群

众。

关于占领广大乡村，8月 12日，毛

泽东在给华中局电报中指出：江南力量

就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及许多

县城。

关于占领交通要道和扩大解放区，

8月 11日，毛泽东说：占领一切可能的

交通要道。8月 12日，毛泽东又强调：

江北力量的任务是占领津浦路，配合八

路军占领陇海路。

关于创建新的根据地，8 月 11 日，

毛泽东在给王震部队电报中，指出：日

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任务仍是迅速

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

根据地准备反击内战。

毛泽东重点占领的布局。其一，为

迅速消灭日伪军做了准备。其二，迅速

扩大了我党的武装力量。其三，迅速做

好了反击内战的准备。

做出由拒绝原地待命向迅速缴械日

伪武装的战略布局。8月 10日深夜，朱

德发布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

附近敌伪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内

缴出全部武装。不缴枪者坚决消灭。

然而，蒋介石却下令说：朱德发表

的命令，是一种“唐突和非法之行动”。

并命令八路军总部：“所有该集团军所属

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对于蒋介石

的逆行，毛泽东予以坚决反击。8月 13

日，他连续撰写 《蒋介石在挑动内战》

和《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

个电报》，在舆论上彻底揭露了蒋介石抢

夺抗战胜利果实和发动内战的阴谋。舆

论上反击蒋介石的毒计是远远不够的，

关键要用实际行动迅速反击。

8月 11日，中央连续发布了六道命

令：命令贺龙领导的武装部队、聂荣臻

领导的武装部队等各解放区的武装部

队，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

攻，迫使日伪军投降。

8月 15日，以朱德总司令名义直接

给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茨下了

七道命令：诸如，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听候我军命令；所有被我军包围的日

军，保存一切武器、材料，静候我军受

降；所有在我防区的飞机、舰艇，应即

停留原地；一切物资设备，不得破坏

等。

毛泽东的《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和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

电报》三篇文稿及十三道命令。由于采

取迅速反击蒋介石的阴谋和就地接受日

伪军投降的政策和行动。使我们党既及

时制止了内战，又为彻底最后消灭日寇

做了充分准备。

做出由配合苏军作战向东北直接进

军的战略布局。1945年 8月 8日，苏联

对日宣战。8月 9日，毛泽东指出：中

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

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作

战。同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对苏联

对日宣战，表示热烈欢迎。8月 12日，

毛泽东指示我华北各部队务速分兵北

进。

东北，地理位置、物质资源、人力

资源等都极为重要。九一八事变，特别

是七七事变以来，毛泽东高度重视东

北。中央两次专门研究和部署东北的工

作。

关于东北抗联。1939年 1月 26日，

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在听取关

于东北抗联的报告后，他指出：东北抗

日义勇军抗战最久，有七年的历史，现

在虽只有一万人，但成为很好的基础。

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

立联系，首先派出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

去。东北抗日联军，如果有好的领导，

在山村及反对民族敌人等条件下有发展

的可能，否则也有削弱的可能。

东北工作刻不容缓，关系中国未来

局面至巨。1944年 9月 4日，中央专门

开会研究东北工作，毛泽东指出：满洲

工作之开展，不但关系中国未来局面至

巨，而且已成刻不容缓之紧急任务。指

示晋察冀分局及冀中区委、冀热区党

委，山东分局及胶东区党委各成立一

满洲工作委员会和领导一切可能的力

量开展满洲工作。

为此，毛泽东在指示我军配合苏

军作战的同时，迅速决定派部队直接

进军东北。8月 12日，毛泽东命令冀东

三个军分区部队分别向承德、赤峰、

沈阳进军。同日，指示山东分局，万

毅东北军速即完成出发准备，待命开

往东北。毛泽东及时做出直接进军东

北的战略布局是决定解放战争胜利的

关键一招。

这 五 天 ， 毛 泽 东 是 怎 样 工 作 的

呢？《毛泽东传》 记载：抗战最后胜

利，是毛泽东早就预料到的。但它来

得那样快，却是毛泽东没想到的。整

个局势在短时间内发生急转直下的变

化，无数新问题一下子涌来，需要迅

速地作出决断。毛泽东以惊人的精

力，日以继夜地投入工作。为了应付

瞬息万变的形势，毛泽东干脆把办公

室搬到枣园的小礼堂，一面处理日常

事物，一面接见各地来请示工作的负

责人和将领。他每天工作都在十多个

小时。办公桌是原来的一张乒乓球台

子，中间摆着笔墨纸砚，别无它物。

毛泽东饿了，就啃几口馅饼或面包充

饥。小礼堂周围放着一圈长条靠背木

椅，来自各地的干部坐在那里等候他

的指示。这就是毛泽东五天做出五大

战略布局的工作情景。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科研部）

□ 郭险峰

心灵的飞翔。非常难得的机会，

使我这个党校的新兵成为全国党校

系统教研与管理骨干理论研修班中

的 一 员 。 在 踏 入 中 央 党 校 的 那 一

刻 ， 曾 经 于 我 的 所 有 角 色 都 统 一

了，幸福地、完完全全地回归为一

名学生，放飞心灵，于党性和知识

的大课堂里自由翱翔。

优美的校园、洁净的教室、静

谧的环境、满园的花香、规律的学

习生活，让我终于可以静下来，聆

听自己的内心，为纠缠的思维理出

一点儿头绪，为困顿的心潮寻找新

的出口。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

“中央党校的学习是为我们在工作

‘热运行’中提供了一个‘冷思考’

的宝贵机会，创造了一个能静下心

来‘踱方步’的宝贵时机”。的确，

短暂但单纯、规律的学生生活，让

我突然感到身体不疲累了，心的躁

动也熨平了。早晨可以从容地在校

园里晨跑；午餐和晚餐后可以跟同

学沿着校园的石径悠闲地散步，或

闲谈或讨论或思考。一天一天看着

池塘水榭的冰渐渐消融，看着河堤

湖岸的柳枝慢慢抽出新芽，看着圃

里 路 边 的 玉 兰 和 桃 花 蓦 然 绽 放 枝

头；看着云从头上流过，太阳慢慢

地东升西落……于是曾经荒芜的心

的草原也开始复苏，各种感觉和想

法蹭蹭蹭地冒出，不经意间有了葱

茏的绿意，不由自觉地进行内心的

梳理和清扫，主动地学习和写作，

变得从容而理性。

全面的提升。中央党校的课程安

排得很紧凑很丰富：经典理论、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性教育、党

校教学与规范的管理，等等。除此之

外，还外请重量级专家领导开设了关

于大数据、国家外交政策和战略、环

保问题、党的情侦保卫工作、国际国

内的经济、金融问题、生理健康、心

理调适等方面的讲座，内容丰富多彩。

中央党校开设的这些课程，恰恰

是我以往关注很少的领域，丰富和完善

了我的知识体系。教授们在展现知识魅

力的同时，也让我明白了一个也许是我

以往不经意忽视的道理：要成其为一个

好的教师，必然要涉猎范围广，视野眼

界宽，在此基础上，还要熟练掌握多种

高超的授课技巧和方法。两个月来，中

央党校安排了各领域风格魅力各不相同

的数十位教授为我们授课，或沉稳大

方，或幽默风趣，或深刻睿智，或新颖

别致。教授们在授课方法上也各有千

秋，或是娓娓道来，循循善诱；或是妙

语连珠，滔滔不绝；或是旁征博引，深

入浅出；或是图文并茂，内容翔实；

或是留有余地，启人深思。中央党校

的学习生活，让我营养了知识，储备

了力量。

信念更笃定。古人云，“求木之

长者，必固其根本。”对于共产党员

来说，党性就是根本。加强党性修

养是领导干部改造主观世界的永恒

课题，是提升领导干部素质和能力

的重要举措。

在中央党校学习过程中，对党

性的锤炼和提高在各个方面各种时

刻静静地开展着：在中央党校校训

“实事求是”中，在“党校姓党”的

施教办学原则中，在课程体系的设

置中，在专家教授们高屋建瓴、深刻

透彻的理论梳理中，在专题讨论中，

在形势与任务报告中，在现场教学

中，在参观中央党校校史中，在校纪

校 规 的 遵 守 中 ， 甚 至 在 电 影 鉴 赏

中。共产党员党性的光辉无时无刻

不在警醒着我们，提醒我们要加强

党性锻炼，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增

强拒腐防变的能力，牢固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信仰，成

为“对党忠诚、个人干净、勇于担

当”的共产党员。

视野更开阔。此次研修班，汇集

了全国各省市、各区县党校的教研、

管理骨干们。来自不同地方的学员，

政治阅历、知识构成、个人经历和经

验等都有所不同，构成了一个能够相

互交流的学习共同体。而中央党校浓

厚的学习氛围，又构筑了一个可以相

互学习的良好环境。在学习过程中，

我们坦诚地交流各自学校的教学、科

研情况，热烈而深入地探讨老师们的

授课内容、当前现实热点问题、某些

理论困惑等。更会彼此相助，真诚关

心。通过交流，我不仅仅拓展了眼

界，更在知识见解、理论理念、思维

方式等方面学到了很多。同学们看问

题的方法、工作的方法、为人的态度

和处事原则，深深地熏陶着我。同学

间的情谊，也将是我人生一笔宝贵的

精神财富，必将成为我今后工作和生

活的动力。

（作者系四川省委党校教师、全

国党校系统教研与管理骨干理论研修

班学员）

在此给养 在此起航

□ 洛 林

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根据地的国

际友人，白求恩医院的柯棣华 （印度

人） 和傅莱 （奥地利人），是我永远

不能忘记的救命恩人。

1942年在晋察冀边区，我随着机

关干部队伍，来到驻在唐县葛宫村的

“白校”——白求恩医院。大家是来

检查身体的。原来，根据地的医疗设

备非常缺乏，白求恩医院里的柯棣华

和傅莱两位大夫，研究出一个土法上

马、土洋结合的办法：利用老百姓浇

地的水渠，驱动一台小小的发电机，

并在水渠上架个小木桥，桥上建了一

间只够两个人使用的小黑屋，屋里装

着一台小型Ｘ光透视机，就用它来给

干部战士们进行肺部的透视检查。

大家都检查完了，医院的工作人

员拿来一封写好的信，交给我，说：

“请你把这封信交给你们单位的领

导。”我拿着这封信，非常奇怪地

想：“为什么别人检查了身体都没有

写信？只有我给了封信，还要交领

导？难道是因为我有肺病？”

这封信让我陷入了痛苦的回忆：

我的四个哥哥全被肺结核先后夺去了

生命，母亲也为此哭干了眼泪，但侵

略者绝不会给一位伤心欲绝的“支

那”母亲丝毫的同情。没想到，噩运

也降到了我的头上。1939年在北平协

和医院给我检查肺部时，我也被确诊

为肺结核患者。当时，15岁的我被迫

休学。但假如休学，就不能再搞地下

工作。为此，经过我再三向组织上要

求，领导上才批准我带着肺结核病来

到抗日根据地，当时我还不太了解这

个病的严重性，也从没有被这个病压

倒过。

拿着这封信，心里一直忐忑不

安，按捺不住那份疑问，最终还是把

它拆开看了。唉呀！这一看可不得

了，我痛哭起来。原来，信中写的

是：这个孩子已经只能再活半年左

右，她还年轻，而且，只有一个肺长

了肺结核，另一个肺是好的，正符合

我们做“人工气胸”试验的条件。希

望见信后，送她来白求恩医院进行治

疗。

一阵巨大的悲痛压迫着我，我情

绪低落，恨这场战争，更恨日本人连

看病的时间也不留给我。但是，组织

上并没有放弃我，领导和同志们反复

劝说我接受治疗。我想，暂且“当着

活马医”吧，便同意去接受实验治

疗。

白求恩医院虽然设在农家村庄，

各方面的医疗设备十分简陋，但在当

时，它却是晋察冀边区唯一的一流医

院。另一位姓李的女同志和我同样来

做试验。我们不但不懂什么叫“人工

气胸疗法”，更不懂什么科学试验，

思想上很紧张。傅莱大夫和柯棣华大

夫十分重视，他们一面耐心地给我们

讲解治疗肺病的重要性，讲解什么叫

“人工气胸疗法”，一面亲自带我们去

看试验室，边参观边介绍。虽然其程

序之复杂令人眼花缭乱，而且由于条

件所限，用的是土方法，但了解后心

里压力还是减了不少。

在 20世纪 40年代，除了大城市

里个别外国医院刚刚有“青霉素”之

外，中国还没有治疗肺结核的药，没

有土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在当时

的敌后根据地，更是缺医少药，许多

患上肺结核的干部得不到及时治疗。

所以，这两位国际友人创造出这种土

法来进行试验，我和李同志被选为第

一批的试验者。

傅莱大夫分工为我做手术治疗。

他十分耐心地向我说明“人工气胸疗

法”的好处，甚至在进行手术时，也

不断地讲述：“这一针只有火柴一样

粗细，扎入胸腔并不很痛。”很快地

他就往我的胸腔里打气，我没有什么

感觉，几分钟后，停气拔出针，他用

消毒沙布盖上那小小的伤口，手术就

完事了。

我和李同志先后结束手术被送回

病房。回到简陋的病房后，意外地发

现，我的床上竟挂上了一个蚊帐。这

蚊帐在根据地里是十分罕见的东西，

老百姓没有，广大的干部和军队首长

也没有。成天行军打仗，哪有蚊帐可

以挂上？住下不久，中国医生对我

讲：“由于你们俩是做人工气胸疗法

的，在胸部打入气以后，一个肺被压

平了，停止了呼吸，翻身起床都有困

难。两位国际大夫怕你们被蚊虫叮咬

难受，便主动地把自己的蚊帐拿出来

给你们用。并且，把自己每天喝的羊

奶也拿来给你们喝。全是为了你们更

快地恢复健康。在咱们目前的条件

下，整个晋察冀边区恐怕只有这两位

国际友人才有蚊帐和每天喝羊奶的待

遇。你们可要珍惜啊！”

我一时哽咽了……

两位洋大夫每天来看我们一两

次，十分关心我们能否睡得好，吃得

好。记得傅莱大夫常来为我们检查肺

的情况。为了让我安心养病，有一次

他把听诊器交给我，叫我听听自己的

肺。我仔细地听，果然，一个肺呼吸

得很有劲，另一个肺完全听不到声音

了。傅莱大夫十分耐心地告诉我：

“有病的肺长时间休息，就好得快。”

因为享受这样超级的待遇又得到

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的健康恢复得

很快。据柯棣华大夫说，最少需要三

个月左右的时间休息，但刚刚休息一

个多月，日本鬼子就来“扫荡”了。

为了安全，医院把我送到一座很高的

大山上去了，那里住着五六户老乡。

据说，那是最安全的地方，鬼子一般

“扫荡”到不了那地方。

我住在那山顶上，每天用自己的

铁质小瓷碗熬小米粥喝，老百姓有扁

豆角，把它放入小米粥里，再放点

盐。每天吃这样的饭，对身体恢复很

有益，病情一天天好起来。

转眼两个多月过去了，我也听不

到山下日本鬼子“扫荡”的情况，可

按一般规律，鬼子“扫荡”不可能时

间这么长。所以，我自己决定下山。

我一个人背着自己的被子，告别老

乡，边下山，边打听敌情，终于回到

了自己工作的单位。从此我不再吐血

了，但我记住了傅莱大夫的嘱咐：要

多吃豆腐拌大蒜。我每到一村，就打

听村中谁家卖豆腐。我总是买或用米

饭向老百姓换一块豆腐，然后把大蒜

和豆腐拌在一块，放点儿盐就吃下

去。只要有条件就吃，这样吃了很

久。

1943年的一天，傅莱大夫一行干

部途经我们晋察冀第四分区的驻地，

准备赴延安。他对我的病情十分关

心，通过领导，找到了我。我接到通

知马上去看他。见到青春满面、健康

活泼的姑娘，他开玩笑地批评我：

“为什么不把自己的病情告知我？”

的确，我是他们为了治疗根据地

军民中传染性肺结核病的第一位科学

试验对象，应当及时告知病情。可当

时的环境十分困难，根本不可能办

到。他也知道，我是无法找到他们

的。他看我精神状态很好，但手头没

有仪器，无法检查治疗的情况，只好

告别。

抗日战争时期，医术高超的国际

友人白求恩 （1889—1939）、柯棣华

（1920—1942）、傅莱三位大夫为了中

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不远万里来到中

国，来到我们晋察冀解放区。没想到

机缘巧合，他们中竟有两位给我治过

病。更没想到我和傅莱大夫的友谊会

源远流长：从 1943 年分别，1946 年

在张家口的大街上碰面为我做X光检

查，直到解放后在北京，往来家宴叙

旧，甚至 2002 年傅莱大夫病重入

院，也依然在关心我的离休生活和写

作。

傅莱大夫 2004 年 11 月 16 日在北

京病逝，享年 84 岁。他的墓地，就

在他战斗过的唐县军城镇的晋察冀烈

士陵园，与白求恩、柯棣华大夫墓地

比邻。墓地正门上书“傅莱之墓”，

墓门两侧对联是“辗转万里投身中国

革命事业 奉献一生弘扬国际主义精

神”。大门内墓地中部是傅莱大夫的

半身汉白玉雕像，后面墓地六角形石

座上安放了一个很大的刻有世界地图

的石地球。

白求恩、柯棣华和傅莱，为了中

国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献出了毕生

的精力，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来凤山下扫倭狼，

叠水河流吟悲壮。

伫立似嗅血腥气，

视听犹临恶战场。

一寸山河一腔血，

杜鹃泣泪哀国殇。

忠烈祠前慰英灵，

勿忘国耻当自强。

洛 林 ， 91 岁 ， 1924 年 生 于 北

平 ， 1933 年 入 香 山 慈 幼 院 读 书 ，

1939 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任中共中

央党校教授，1983 年退休。著有回

忆录 《生命的春天》。

怀念柯棣华和傅莱
编者按：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之际，中央党校离退休干部局在老干部中开展抗战纪念征文活动。部分老干部

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历史故事，还原历史真相，缅怀英烈，开创未来。本报选登其中部分文章与读者分享。

凭吊云南滇西腾冲国殇墓园英烈
□ 李德忠

（作者单位：辽宁省本溪市委党校）

我在中央党校的
学习和感悟征文选登


